
人 物12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张和平：

一生只为益生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胥

清晨，青海海西州，一辆车，一行
人，在人烟稀少的牧区里穿行。在海拔
3000多米的草原上，远处是皑皑雪山，
近处，昆仑山雪水融化汇聚而成的河流
在草原上静静流淌。

对于正在路途上的内蒙古农业大
学教授张和平以及他的科研团队来说，
这样的景色早就习以为常，这也是张和
平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人迹
罕至的地方正是为了采集样本，寻找对
人类有益的微生物——益生菌。

行走在寻“种”路上

益生菌的称呼源于希腊语，意为
“对生命有益”。2001 年，世界卫生组
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益生菌下了
明确定义：益生菌是一类能够活着进入
消化道的微生物，当摄入充足数量时会
对宿主的健康有益。

益生菌广泛应用于医疗健康、食品
工业、动物健康养殖、农业种植等领域，
市场增长显著，发展前景广阔。各类益
生菌产品逐渐成为人们的养生新宠。
说到腹泻、便秘、消化不良，很多人都会
想到来点益生菌调理一下。但很多人
不了解的是，如同粮食物种、动物物种面
临被国外长期垄断的尴尬境地一样，我
国益生菌产业最核心的菌株资源，也长
期被国外巨头公司所控制。我国大型
企业发酵乳制品菌种几乎全部依靠进
口，不仅生产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制约了
我国乳酸菌产业和发酵乳制品发展。

“其实中国益生菌的历史非常悠
久。比如牧民自制酸马奶中就含有益
生菌，在蒙医、藏医中酸马奶都作为药
引子使用。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也开
始对益生菌进行科学研究。可惜的是，
一直缺乏产业化的理念和市场化宣传
手段，导致益生菌研究和益生菌市场的
话语权都被西方国家掌控。”张和平说。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从 2001 年

开始，张和平和他的团队以推动我国益
生菌科技发展为己任，16 年如一日跋
涉在寻“种”之路上。因为益生菌的品
质与它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为找到表
现优异的益生菌菌株，张和平和他的团
队采集样本的地方往往人迹罕至、交通
不便，这样保证了较少受到工业污染。

从人烟稀少的内蒙古草原到世界
屋脊青藏高原，从北纬六十度的俄罗斯
到南回归线上的巴拉圭，张和平团队始
终没有停下与国外企业在这一领域的
竞赛。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有心人，天不负。张和平依托自主
创立的优良菌株筛选技术和评价体系，
先后采集筛选出干酪乳杆菌Zhang、乳
双歧杆菌 V9、植物乳杆菌 P-8 等我国
原创自有益生菌菌株，一举打破国外在
这一领域的技术垄断。

在寻“种”路上，张和平和他的团队
还创造了多项举世瞩目的成就：采用生
理生化和多种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合
的方法，分离、鉴定、保藏了 9 个属、78
个种和亚种共 7060 株乳酸菌，建成中
国最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乳酸菌
菌种资源库。

其中，干酪乳杆菌 Zhang，是从内
蒙古大草原自然发酵的酸马奶里筛选
出的益生菌。如同“养乐多”发明人代
田稔发现的“干酪乳酸菌代田株”被称
为“代田菌”一样，“干酪乳杆菌Zhang”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干酪张”。2008年
完成的干酪乳杆菌 Zhang 全基因组序
列的测定和蛋白组学的研究，是我国完
成的第一株乳酸菌基因组全序列分析，
同时在国际上首次利用蛋白质组学技
术建立了干酪乳杆菌不同生长时期的
蛋白表达谱。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
的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利用现代“组

学”方法系统研究益生菌的空白，同时
对提高我国益生菌研究的科技创新能
力、打造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品牌和我
国益生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扎实的研究也为张和平和他的团
队带来多项荣誉，包括“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何梁何
利科技创新奖”、全国劳动模范等。

产学研逐步贯通

让张和平欣慰又心痛的是，一方
面，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愈加重视，
益生菌市场发展迅猛；另一方面，随着
市场快速扩张，益生菌市场也呈现良莠
不齐的局面。目前，市场乱象表现在：
一是不属于益生菌的产品虚报或者夸
大功效；二是有些益生菌产品宣称的效
果缺乏科学研究支撑；三是市场恶性竞

争，打价格战，造成劣质产品泛滥。
随着国家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各

项政策出台，依托自己的科学研究，
张和平尝试起学术成果转化，让研究
成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产品。
目前，干酪乳杆菌 Zhang、乳双歧杆
菌 V9、植物乳杆菌 P-8 等 35 株乳酸
菌已经实现了产业化，并且广泛应用
于食品工业、健康医疗、畜牧养殖和
农业种植等领域。部分产品在国内多
家三甲医院已经投入到临床应用。在
解决肠道菌群失衡、抵抗力差等方面
都有较好效果。

目前，作为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张和平要
求产品须明确标出所含益生菌的科学
名称，他格外重视普通百姓可能并不明
白的这些专业名词：“这些名称背后都
有大量科学研究的支撑，证明这些益生
菌都是科学有效的。”

何方礼从军 25 年来，真
诚爱民助民，改变了红瑶族

“女不读书”的习俗，帮助
458名贫困女童圆了读书梦。

让女童走进学堂

“十二样的藤呀，依啰喂依
啰喂，你说那一朵最长，我说什
么都比不上武警亲人的情谊长
……”2017年12月14日，在广
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大瑶山深
处，从“武警红瑶春蕾女童班”
传出悠扬动人的歌声。这首班
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

25 年前，列兵何方礼与
红 瑶 女 童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
1993 年“五四”青年节前，
何方礼第一次走进大瑶山，看
到学生们衣衫褴褛，木条钉成
的课桌下伸出一双双赤脚。他
听说当地红瑶群众由于观念落
后和生活贫困，延续着“女不
读书”的习俗，红瑶女童从小
下地干活、挑花织布，十五六
岁就要嫁人。这让他想起自己
上小学时因为家里凑不齐 3元
学费差点辍学的情景，想起一
次次帮助自己闯过难关的叔
叔、老师和乡亲。“对有困难
的人伸手帮一把，就可能改变
他一生的命运。”当时每月只
领 21 元津贴的何方礼，竟然
产生了一个朴素的念头：“想
尽一切办法，也要让红瑶女童进学堂！”

21 元钱能做什么？几乎没人相信何方礼能办成这件
事。但他不认这个理。“只要有想法，就会有办法”，他把每
月津贴分成 3 份：8 元资助红瑶女童，8 元寄给妹妹作学
费，5元留下购买生活必需品。

然而，劝说红瑶群众送女儿上学是难上加难。何方礼
是农民的儿子，知道怎么跟农民群众打交道，用什么方式
和语言才容易打动他们。在大瑶山的田间地头，他成了常
客，一到节假日就埋头待在乡亲们的地里，边干活边劝
说。“一个外乡外族人为了我们的娃崽上学都这么用心，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送呢？”红瑶群众终于被他的真诚
打动。

彻底改变红瑶女童的命运，仅靠自己的资助是杯水车
薪，发动社会捐助也非长久之计，关键要帮助红瑶群众转变
观念、发展经济，才能让一代代红瑶女童长期享有受教育的
权利。于是，崎岖的山路上，留下了何方礼背着电视机走村
串寨的身影，乡亲们从电视里看到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唤起
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也学到了科学种
养知识。

带乡亲走上致富路

浇树要浇根，助学要治贫。助学经历让何方礼悟出，贫
困乡村要想脱贫，关键是摆脱人文精神的贫困。帮助大瑶山
区发展经济，找到可持续发展项目，才能实现人文精神脱
贫，为脱贫“造血”。

国家出台了惠农利民政策，何方礼总是抓紧吃透，为
群众脱贫支招。融水县韦艳萍家的板栗销路不畅，眼看要
坏掉。何方礼和战友请专业师傅传授板栗深加工方法，并
联系设立“农村淘宝点”，解了韦艳萍家的燃眉之急，还
实现了农产品网上交易。随后，一个个红瑶女的网店如雨
后春笋破土而出，大瑶山的板栗、火烧笋、百合等土特产
远销各地。

“英花，这两天给企业供酸笋的事怎么样了？”去年，何
方礼进京出席党的十九大时，还不忘给远在融水县的陈英花
打电话。21 年前，陈英花在红瑶女童班上小学一年级时就
是何方礼的资助对象。如今，她已在商海打拼多年，生意红
火，成了当地有名的“女强人”，何方礼仍积极帮她谋划发
展和联系业务。

“我们不是帮一个人、一件事，而是要帮贫困群众都脱
贫。”何方礼说，“红瑶女童班学生相继长大成人，我们还要
帮她们就业创业、发家致富，并发动她们帮助群众脱贫，让
群众看到读不读书、读多读少大不一样，这样产生的影响、
收到的效果会更好”。

这些年，先富起来的陈英花在何方礼的感召下，经
常惦记和接济乡亲们，还拿出 80 多万元钱为家乡修通近
10 公里路，这条路成了乡亲们的“脱贫致富路”。她说：

“何叔叔鼓励我开拓生产酸笋、收购废旧等业务，支持我
带着红瑶姐妹们闯出一片新天地。我感觉责任很大，但
信心也大。”

今天，走进何方礼帮助过的红瑶山寨和其他地方，一栋
栋新楼拔地而起，琅琅书声十分动听，各族群众都在为了美
好生活而忙碌。大山，还是那片大山，而群众的生活今非
昔比。

不少人问何方礼，为了资助群众长期省吃俭用、奔波忙
碌，到底图啥？何方礼的回答很简单：“帮助她们让我看到
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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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张和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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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何方礼看望慰问红瑶女童。 姜天骄摄

张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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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样本。

徐 胥摄

2017 年 12 月 13 日清晨，隆冬的
秦岭山区云雾萦绕，灰蒙蒙的天色刚
透出一抹亮光，在兰渝铁路姚渡桥路
工区院内，兰渝铁路姚渡桥路工区的
路桥工余蒲建和工友们就准备出发去
给兰渝铁路上的桥梁和隧道“把脉问
诊”。

枫相院车站是兰渝铁路上的一个
小站，四面环绕的秦岭大山阻断了它与
城市的往来。余蒲建所在的陇南工务
段姚渡桥路工区就建在距枫相院火车
站 10 公里的西秦岭隧道出口处，一个
群山环抱的山坳里。

余蒲建是姚渡桥路工区工长，工

区 里 15 名 职 工 都 是 “90 后 ” 小 伙
子，25岁的余蒲建是年龄最大的，最
小的只有 22 岁。这群来自河北、陕
西、黑龙江等地的年轻人，日常工作
就是检查、维修兰渝铁路上的12条隧
道和16座桥梁设备。由于他们管内桥
隧长度占全线的 97.5%，线路几乎除
了隧道就是桥梁，所以工作任务在全
段也是最重的。

即便如此，余蒲建和工友们还是一
头扎进大山。2016年兰渝铁路岷广段
开通运营，刚参加工作两年的余蒲建被
单位调往姚渡桥路工区，“兰渝铁路是
联通西北西南的‘新蜀道’，属于山区铁

路，全线开通后，往来甘、川、渝三地的
火车多了，我们的作业任务就更重了”。

为了及时发现设备隐患，这些年轻
人拿着专业检测工具，检查管辖的桥梁
和隧道设备状况，像长达 28.236 公里
的全国第二长隧道——西秦岭隧道，他
们已记不清往返过多少个来回了。

阴暗潮湿、隧道里粉尘大、不透风
且含氧量低，灰尘呛鼻扑眼，巡查一段
时间后必须躲进隧道避车洞里喘口气。

手机里的微信计步显示，每次检查
完西秦岭隧道每人大概要走 6 万多
步。早上进隧道戴的是白口罩，出来时
口罩跟墨汁洗过的一样，脸上、眉毛上、
鼻孔里都是黑黑的一层灰。

登高作业是余蒲建和工友们的必
修课。遇到检查桥梁墩台，有时要登上
几十米高的桥墩。他们系着安全绳，在
空间狭小的墩台上，弯着腰，头顶着梁
体检查桥梁支座。为了避免检测支座
时造成误差，即使列车在头顶桥梁上驶
过发出“咣当咣当”的震动，他们手下也
从未停止作业，眼睛一刻也不能离开桥
梁支座。“以前在老家爬上房顶都害怕，
更不要说登上这几十米高的墩台干活
了，可现在一切都已习惯了，即使刮大
风，也不会有一丝恐慌。”家在河北石家
庄的叶慧说。

盛夏时节，是余蒲建和工友们最繁
忙的时期，他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汛期防洪。
去年汛期防洪期间，余蒲建和工友

们轮流住进二级防洪点的活动板房内，
24小时不间断巡视枫相院大桥。遇到
下雨天，在防洪点整夜蹲守，到大桥附
近的山上巡查，看看有无滑坡、塌陷、排
水不畅的情况发生，同时还要面对蚊虫
毒蛇的侵扰。晴天室外温度36摄氏度
时，活动板房内高达40多摄氏度，往往
热得待不住，只能到树荫下避暑。面对
种种困难，这群年轻人非但没有抱怨，
反而互相“较起劲来”，不比别的，就看
谁防洪看守的时间长。整个汛期下来，
余蒲建整整待了63天。

姚渡桥路工区位置偏僻，距离最近
的镇子有 10 公里山路，距离陇南市区
约有80公里山路。这群年轻人要想走
出大山，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枫相院
车站乘坐通勤火车，但工区到车站相距
10多公里，中间都是山涧沟壑，前往一
次需要花费数小时翻山越岭；二是每人
掏上 50 元钱拼车，打电话给陇南市区
的出租车司机接他们出山。实际上，他
们大多都常年待在工区里，只有偶尔回
老家探亲时才能出趟山。

秦岭深处的这个“90 后”班组里，
15 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亲如一家，每
个人选择留在这里的理由不尽相同，但
看着一列列火车平稳地驶过管辖区段，
却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兰渝铁路姚渡桥路工区“90后”桥路工班组：

扎根西秦岭 守护“新蜀道”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贾国庆 黄贵彬

张和平（右一）在野外进行学术考察。 徐 胥摄

姚渡桥路工区的一名桥路工检查桥梁支座。 王 环摄


